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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0年 代 末 ，古 城
东郊 纺 织 城 各 厂 的 一
批文 学 爱 好 者 ，依 托
于地 区 工 人 俱 乐 部 ，
成立 了 职 工 业 余 文 学
创作 组 ，男 子 十 余人 ，
女子 六 七 人 ，年 龄均
在二 十 至 三 十 之 间 。
年轻气盛 ，活 跃异常 ，
经常 有 人在 省 、市 报
纸副 刊 以及 《延 河》、

《 工 人 文 艺 》、《群
众艺 术 》等 刊 物 上 发
表作 品 。平 时 的 “如
切如 磋 ，如 琢 如磨 ”
尤其频 繁 。其 中 七 八
个骨 干 分 子 ，几 乎一
天一 聚 首 ，很有 点 当
今眼 目 下 “文 学 沙龙 ”
的味道 。

6 0年 代初 的 一个
季春 时 节 ，大 伙 儿 议
论着 如 何 纪 念 《在 延
安文 艺 座 谈 会 上 的 讲
话》发 表 二 十 周 年 ，

有说 组 织 力 量 创 作 一
批献 礼 作 品 的 ，有 说
举办文 学 讲 座 邀 请 作
家或 编 辑 来 作 辅 导 报
告的……我 们 几 个 核
心骨 干 ，忽 发 奇 想 ：
要请 就 请 著 名 文 学 评
论家 、中 国 作 家 协 会
陕西 分 会 主 席 胡 采 同
志来给我们作报告 。

主意 一 提 出 来 ，
大家 却 犹 豫 了 ：以 我
们这 个 小 小 的 工 人 业
余创作 组 的整体水平 ，
以胡 采 同 志 的 身 份 ，
他会 屈 尊 来 为 我 们 报
告吗 ？但 同 时又想 到 ：
胡采 同 志 和 他 主 持 的
中国 作 家 协 会 陕 西 分
会，一 贯 重 视 和 关 心
业余 作 者 ，一 贯 重 视
培养 社 会 主 义 的 文 学
新人 ，说 不 定 我 们 的
邀请 会 被 他 接 受 的 。
我们 决 定 ：在 没 有 得
到胡 采 同 志 明 确 答 复
以前 ，暂 不 声 张 ，以
免最 后 没 有 结 果 而 无
法下 台 。

殊不 知 ，胡 采 同
志非 常 痛 快 地 接 受 了
我们的邀请 ！

创作 组 的 小伙子 、
姑娘 们 ，听 到 这 个 消
息甭 提 多 么 激 动 了 ，
真个是 人人兴 高 采 烈 ，
个个 笑 逐 颜 开 ，扳 着
指头 等 待 这 一 天 的 到
来。

这一 天 终 于 来 到

了。我 们 早 早 地 布 置

好会 场 ，按 捺 不 住剧
烈的 心 跳 ，不 时 地 看
看墙 上 的 挂 钟 ，不 时
地跑 到 大 门 口 张 望 。
除了 创 作 组 的 全 体 人
员以 外 ，还 “秘 密 ”

“ 串 连 ”了 一 批 没 有
入组 的 文 学 爱 好 者 。
能容 纳 五 六 十 人 的会
议室 里 ，坐 得 满 满荡
荡的 。

傍晚 七 时 ，胡 采
同志 准 时 来 到 了 。他
以特 有 的 雄 辩 家 的 气
质和 演 说 家 的 风 采 ，
为我 们 作 了 一 次 十 分
精采 的 辅 导 报 告 ，对
毛泽 东 文艺 思 想 进 行
了十分 精 辟 的 阐 述 。
这个题 为 《思 想 要 高 ，
生活要深——在一个工
人作 者 学 习 会 的 发
言》，后 来 刊 载 于 《延
河》文学 月 刊上，《人
民日 报》曾予 以转载 ，
最后 ，又收入 由 东风文
艺出版社 出版的胡采 同
志的评论集 《从生活到
艺术 》之 中 。我曾经拥
有这一部集子 ，可惜的
在那一场灾难性的风暴
中被焚了 ！

听胡采 同志作报告
或即席发言 ，确是极大
的享受 。作为一名五十
年代末期加入中 国作家
协会陕西分会的会员 ，
我曾有幸多次得到这种
享受 。而印象最深刻 、
使我没齿不忘的是胡采
同志来到工人 中 间 ，亲
自辅导我们学《讲话》。

大黄 党参功 过论
王东 玉

尽管 “良 药 苦 口 ”这 句 格 言 ，几 乎 人人 皆 知 ，
但面 对 患 者们 在 服 药 上 那 种较 普 遍 的 喜 甜 厌 苦 、
乐补恶 泻 的 态 度 ，一 些 老 中 医 不 得 不 感 慨地说 ：

“ 党 参 杀人无过 ，大 黄救人无功”。
党参性 温味甘 ，于 虚 弱 者有 滋 补 匡 扶之效 ；

大黄性寒味苦 ，于 实 热 者有 泻 火 导 滞之功 。既 然
性能 各 异 ，功效 不 同 ，那 末 对症 下 药 应 该 既是 医
家之 责 任 ，亦 是 患 者之所 求 了 。

然而 可 惜 的 是 ，一 些 患 者往往 喜 党 参 而 恶 大
黄。本 是 内 火 郁积 ，舌 焦
唇敝 ，应 以 大 黄这 类 攻 势
凌厉 的 苦寒之 药 泻 之 ，但
在心理上 ，他 却仍 然 希 望
医家 用 党 参之 类 的 温 甜 之
剂。在这种心理状 态 下 ，
即使 党 参误 杀 了 他 ，他也 不 咎 其过 ；大 黄拯救 了
他，他也 不 计 其 功 。这便使 医 家 有 了 此番 浩 叹 。

“ 良 药 苦 口 利 于 病 ，忠 言 逆耳 利 于 行”。这
是两 句 经 常 被连 在 一 起 而 警策 世人的 话 。如果说
“ 良 药 苦 口 ”的 箴 言 ，还 不 能 为 所有 的 患 者接 受 、
理解 的 话 ，那 末 “忠 言 逆耳”的 警语要 为 世人 、
特别 是 做领 导 工作 的 同 志 接受 、理解 ，尤 其 付诸
实践 ，恐怕 就 更难 一 些 了 。因 为 忠 言 本 身 的 效应
和善进 忠 言 者 的 遭际 就很使人生 畏 。

当一 个 人被 恭 维 奉 承 的 甜 言 蜜 语 搞 得 昏 昏

然、飘飘然 的 时候 ，尽 管 他 已 忘
乎所 以 ，正 面 临 被捧 杀 的 危险 ，
但他依 然 爱 听 顺耳 的 话 ，如 同 党
参适 口 一 样 ，吹 捧 的 话听起 来 总
是让人舒服 。一 旦 有人很 不 客 气 、
自然 也是 毫 不 动 听 地指 出 他 的 缺
点错误 ，尽 管 这对 他大 有 裨 益 ，
可以 教 育 甚 至 挽救 他 ，但 由 于 听
起来 刺 耳 ，他仍 然 表 示 反 感 。倘

若在 朋 友 间 ，很 可 能 因 进
逆耳 忠 言 而 伤 了 彼 此 的 和
气；倘 是 上 下 级 ，或象 古
代的 君 臣 间 ，要 是 犯颜 直
谏，那 末 ，进 忠 言 者遭 到
打击报 复 是 常 有 的 事 。

喜用 、尤 其 是 误 用 党 参 ，势 必 戕 害 身 体 ，
甚至 危 及 生 命 ；热 衷 于 被 人 吹 捧 、恭 维 ，喜 听
顺耳 之 话 ，则 必 然 失 去 自 知 之 明 或 中 奸佞 者 之
计。这 样 ，他便 会 在 错 误 的 道 路 上 愈 走 愈 远 甚
至栽 进 泥 坑 而 不 可 自 拔 。　《资 治 通 鉴 ·晋 纪 》
中有 言 ：“币 厚 言 甘 ，人之 所 畏 也”，看 来 畏
得是 有 道 理 的 。

倘若 大 黄 的 功 劳 不被埋 没 ，逆耳 忠 言 能被更
多的 人所 乐 于 接 受 ，则 笔 者 幸 甚 ，世人幸 甚 ，天
下幸 甚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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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 饮 茶
孔明

一杯 清 茶 一 杯 香 ，悦心 爽 口 神扬扬 。
苏州 人情 知 多 少 ，却 到 茶馆 来 品 尝 。

李沙 铃 又 推 出 新 作
著名 作 家 李 沙铃最近 推 出 新作 《春天 的旅

程》。这是他将陆续 出版的四部散文集 （《春天
的旅程》、《夏天的深情》、《秋天的世音》、

《 冬天的 问候》）的第一部 ，也是他继 《童话的
世界》、《花是家 乡 红》、《李沙铃散文选》、
《 寄小作家》、《寄小朋友》、《雨后 的早晨》、

《 夏夏在学校》、《花花 日 本 》等散文 、长篇小
说集后的又一部力作 。以 出版先后计此作为他的
第16部集子 。

李沙铃从读书时的十 四 、五岁起开始发表作
品，四十余年来勤奋笔耕 ，虽年过半百但仍时见
新作 。他热爱生活 ，深入基层 ，和群众广交朋友 。
其作品思路明快 ，文字清丽 ，感情质朴 ，意境深
邃，读来亲切感人 。作者说 ，陕西教育 出版社印
行的 《春天的旅程 》是他献给 “5.23讲话”50周
年纪念的一份薄礼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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